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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雕琢仙窟村之美

“你看那边的理眠塘，正在做环湖路
和堤坝的维护，等修建好了，这里的风光
就更美了。”仙窟村村民小组长王辉军指
着不远处的池塘感叹。

仙窟村始于明末崇祯戊寅年（1638
年），据传说先人本是中原人士，后移居到
此地，以农耕为生，至今已有376年历史
了。刚刚走进村子，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汪
方圆30亩的理眠塘。这池塘在外人看来
着实成为了小村庄美景的一处点睛之笔，
而村里人更视理眠塘为“风水宝地”。

回到村里居住的退休教师王裕秋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这汪池塘自古就与村民有
着不解的缘分，传说仙窟村人的祖先都是

“船上人”，既然是“船上人”就要喝河塘、水
沟、江海里的水，而不宜打井找水，于是，祖
先们就按照规矩老老实实艰难地四处找水
喝，理眠塘成为了仙窟人祖祖辈辈赖以依
靠的取水之地。至今，理眠塘清澈的池水
依然滋养着全村32户、100多村民。

海南大学教授周廷婉就曾赞誉仙窟
村的理眠塘：“置身在池塘边，仰观长空碧
蓝如洗，俯视塘水清澈如镜，鱼群在追逐
嬉戏，三两白鹭贴着塘面自由翱翔……”

这汪景观性的池塘，近些年仙窟村也
因为地处正在开发建设中的中原风情小
镇，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优势让
开发商们“踏破门槛”，然而不管如何游
说，村民们都坚决将开发挡在了门外，守
着这份自然的纯净，“到任何时候，村子的

‘魂’不能丢掉！”王辉军说。
日本电影制作人林有惠先生，曾在村

子里逗留了几天，回国后写了一篇图文并
茂的游记《自给自足，休闲农趣》，刊登在去
年《家园》（日本畅销刊物之一）上。作者在
文中写道：仙窟村令他沉醉，除了山光水
色，还有这里的田园风光和休闲农趣。

仙窟村的美，在老华侨王裕河的眼中
也可见一斑。仙窟是中原镇远近闻名的
华侨村，村里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下南洋的
长辈，王裕河于1939年（时十九岁）下南
洋，半个多世纪没有回过故乡仙窟，他人
远在马来西亚，但思绪却时常萦那难以割
舍的精神家园。1997年，他曾饱含深情
给一位族侄写了一封信：“这是我童年时
嬉娱留连之地……每近黄昏时，卧在大石
上，瞧瞧塘中同伴戏水，鸭儿在河中寻捉
鱼虾的乐趣，尤其是在中元节有天灯时，

晚上坐在大石上，看看半空中天灯响着劈
拍劈拍的炮竹声，更令人情兴神奋。年轻
时游历过许许多多地方，但风景都比不上
仙窟村……”

尊师重教绵延后人

漫步村中，放眼望去民居鳞次栉比，
错落有致。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村子中央
耸立着两行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屋，建
造者为清末兼耕农商致富的先人王家玉
（朝廷授予六品官），王裕秋说，王家玉的
故事几乎在村中是一辈一辈口口相传下
来的，据说，他原本在外地经商致富，想把
大量的钱财带回老家仙窟村，但是因为种
种原因当地人几经阻扰不让他带着家财
回乡，于是，王家玉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
装作猝死，大葬回乡，将银元藏在了用牛
车拉着的棺柩里，因为有着这些带回家乡
的钱财，才有了后来“十柱屋”的故事。

王家玉回到村里，在三亩祖屋地上，
一个时辰之内就建造了八间堂皇富丽、质
量上乘的十柱屋。“一个时辰起八间屋”，
传为当地佳话。十柱老宅历经百年沧桑，
迄今大部分尚保存完好，走进堂屋，十根
古木柱子支撑，被学者称之为再现海南
19世纪古建筑风貌的“活化石”，誉为“民
居瑰宝”。

此后，王家玉购置土地，出租给农
民。每年按比例拿出一部分租金收入，依
照学阶与奖额成正比的原则，奖励族内学
子勤奋向学。这是仙窟村重教的发端。
而这项鼓励学子的规定，从1800年起实
施，至1952年终止，历时152年，让族内
数代学子受益成才。上世纪二十年代，闯
南洋创业成功的王先楫先贤，也回家购地
置业，热心创办仙窟村小学，对先后就读
于中山大学的王先柏，西南联大的王裕
桐，清华大学的王春尧等村内优秀子弟，
予以经济上的支持和鼓励。

这两位先贤所采取的奖励措施，不只
是让村中诸多学子受益，更重要的是养成
了一种爱读书，重视知识的村风，而且得
以代代相传。

革命志士成长之地

在革命年代，仙窟村涌现出了很多投
身革命的热血青年，如今，村里已100岁
高龄的冯昭英老人，对当年村人支持革命
的记忆还念念不忘。她向“十柱屋”的侧

方指着，告诉记者，那一处十分显眼、荒落
破败的老屋曾是革命志士王裕方的家。

战争，让多少像王裕方一样的怀揣革
命理想的青年慷慨赴大义。在王裕秋的
家中，王裕秋珍藏了他的父亲王先柏曾经
写过的日记。王先柏也是一位投身革命
的志士，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
日宣战，美国政府派遣陈纳德将军率领美
国空军飞虎队来华援助中国抗战，加强中
国空中军事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昆明
的战地服务团空军招待所招收英语后勤
人员的布告吸引了王先柏的注意，献身抗
日救亡运动事业的抱负推动他去报考，结
果王先柏以优秀成绩被录用了。

彼时，王先柏还是一名教师，他告别
了琼崖中学的师生，只身一人到昆明的西
南联合大学去受训，结束后便奔赴桂林的
战地服务团空军招待所工作，后来又调回
昆明的战地服务团空军招待所，在战争时
期，王先柏主要负责美军处理后勤事务的
翻译工作，直到抗战胜利。那时，战地服
务团统一穿美式军装，父亲在工作中见过
陈纳德将军，也与美军飞行员合过影，然
而这些照片，后来在“文革”中却成为了

“中美合作所特务”的“证据”，王先柏由此
遭受了不公对待。

王裕秋感慨说，“抗战胜利后，美军回
国前，为答谢中方后勤人员的翻译服务，
愿意提供签证给父亲去美国发展，但被父
亲谢绝了，他说‘我的祖国需要我’，只这
一句便道尽了爱国之心。离开昆明后，父
亲经人介绍，入广东省难民救济署工作，
把组织来的生活用品分派到难民手中，包
括美国送来的物品。父亲还把救济品运
到了家乡中原，分发给当地人，尽管杯水
车薪，也是雪中送炭，难民有救济总比没
有好。”

私立海南大学1947年成立，王先柏
接受海南大学梁大鹏代理校长的聘请，
到海南大学附中教英语，继续他的教师
生涯。梁大鹏校长是中原书田村人，王
先柏抱着“仕为知己者用”的心态在海
南大学附中工作，乐此不疲。1949年私
立海南大学解散，王先柏又入琼台师范
学校继续教外语。1951年，经海南籍著
名雕塑家卢鸿基先生推荐，海南区行政
公署委任父亲到乐会温泉中学当校
长。1966年文革初期，王先柏被遣返回
乡务农，1972年才得以平反恢复工作，
此后，王先柏又重新开始了他的教书生

涯。

古语“仙窟”，译之即为“神
仙栖居之地”，其满含着先人的
激励之意已不言而喻。

穿过琼海市中原镇的镇
墟，再驱车南行两三公里，途经
联兴村之后，一个碧塘绿水环
绕、白鹭栖息的美丽村庄——
仙窟村便呈现在了眼前。12
月初，海南日报记者来到这个
在琼海美丽乡村建设中崛起的
村庄，近距离感受着它若仙境
般的美丽。湖水清澈如镜，让
每一位到访的游人似乎都能感
受到一种喧闹城市中所找寻不
到的清宁；而一只只鹭鸟在停
留时的温暖相聚，更装帧了原
本缤纷的画卷，呈现出了一派
自然的风景天成。

琼海仙窟村：碧塘白鹭梦之乡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杜颖

理眠塘及村庄。

仙窟一景。

仙窟村古树。

仙窟村十柱屋。


